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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传统算术编码 ＴＡ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ｃｏｄｉｎｇ）对密文和选择性明文攻击的抵抗力， 提出一种基于多元符号

的安全算术编码 Ｍ⁃ＳＡＣ（Ｍ⁃ａｒ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ｃｏｄｉｎｇ）方案． 该方案将数据压缩与加密相结合， 利用加密密钥改变信源符号

在编码区间中的位置， 进而改变 ＴＡＣ 的编码区间和编码码字． 仿真结果表明： 在静态和自适应模型下， 当译码器利用错误密

钥译码时， 该方案比二元随机算术编码 ＢＲＡＣ（ｂｉｎａｒｙ ｒａｎｄｏｍ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ｃｏｄｉｎｇ）得到的误符号率 ＳＥＲ（ ｓｙｍｂｏｌ ｅｒｒｏｒ ｒａｔｅ）更高；
该方案既不影响压缩效率又能实现对数据的有效加密， 对密文和选择性明文攻击有很强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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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术编码 ＡＣ（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ｃｏｄｉｎｇ）是一种压缩效率

比 Ｈｕｆｆｍａｎ 编码更高的熵编码， 因其良好的压缩性

能成为无损压缩的主流， 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多媒体

压缩标准中， 例如Ｈ．２６４、ＪＰＥＧ２０００ 等． 随着ＡＣ 理论

研究的逐渐深入， 其安全性也越来越受到诸多学者

的关注． 文献［１］提出自适应算术编码具有较好的加

密效果， 因其在编码过程中产生了相对随机的编码

区间． 文献［２］分析指出自适应算术编码不能抵抗选

择性明文攻击． 因此， 为提高传统算术编码 ＴＡ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ｃｏｄｉｎｇ）的安全性， 有必要对其

编码方法进行修改．
文献［３］最早提出了二元随机算术编码 ＢＲＡＣ

（ｂｉｎａｒｙ ｒａｎｄｏｍ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ｃｏｄｉｎｇ）的思想． 文献［４］

将 ＢＲＡＣ 与混沌系统相结合实现加密， 但损失 ６％
左右的压缩效率． 文献［５－８］在 ＢＲＡＣ 过程中引入

混沌映射模型， 利用混沌映射生成加密密钥， 增加

密钥的破译难度． 但从文献［５］可看出， 当用错误

密钥译码时， ＢＲＡＣ 得到的误符号率 ＳＥＲ（ ｓｙｍｂｏｌ
ｅｒｒｏｒ ｒａｔｅ）不超过 ５０％． 换言之， 当用错误密钥解密

截获的密文时， 能获取明文中一半以上的信息， 所

以 ＢＲＡＣ 对密文攻击抵抗力较弱． 文献［９－１１］提出

区间分割算术编码， 该方法拥有较好的加密效果，
但其实现复杂度高， 并且牺牲了部分压缩效率． 文

献［１２］提出的安全算术编码采用一阶 Ｍａｒｋｏｖ 信源

模型， 但其在编码过程中需要保存不同条件概率下

的编码区间， 将占用较多存储空间．
为进一步提高 ＴＡＣ 的安全性， 提出一种基于

多元符号的安全算术编码 Ｍ⁃ＳＡＣ （Ｍ⁃ａｒ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ｃｏｄｉｎｇ）． Ｍ⁃ＳＡＣ 在编码过程中利用密钥

对多元符号在编码区间中的位置进行循环移位， 增



加了编码区间分割的随机性．

１　 传统算术编码

算术编码的概念最早由 Ｅｌｉａｓ 提出， 其核心思

想是： 从整个符号序列出发， 按照符号输入的顺序

将符号的概率进行累积， 最终把符号序列映射为

［０， １）区间内的一个点． 由于在编码过程中引入了

小数， ＡＣ 具有很高的压缩效率． 文献［１３－１４］对其

理论研究， ＡＣ 已成为一种实际可行的熵编码． 相互

独立的概率统计模块和编码模块组成的 ＡＣ 比其它

熵编码更加灵活．
概率统计模块包括两种模型： 静态模型和自适

应模型． 静态模型是指在编码过程中符号概率一直

不变； 自适应模型是指符号概率随着编码过程而改

变． 为简化分析， 本文讨论静态模型下 ＡＣ 的编码

原理． 设信源由 ３ 个符号｛Ａ， Ｂ， Ｃ｝组成， 其概率和

范围见表 １．
表 １　 信源符号概率和范围

信源符号 概率 范围

Ａ
Ｂ
Ｃ

０ ２
０ ３
０ ５

［０， ０ ２）
［０ ２， ０ ５）
［０ ５， １）

　 　 从编码区间的下界到上界，将信源符号出现的

顺序称之为信源符号在编码区间中的位置．设输入

符号序列为“ＢＡＣＢＣ”， 信源符号在编码区间中的

位置为“ＡＢＣ”， 静态 ＴＡＣ 编码过程见图 １． 编码的

初始区间为［０， １）． 当输入第一个符号“Ｂ”过后，
编码区间缩小为“Ｂ”对应的范围［０ ２， ０ ５）． 同时，
将区间［０ ２， ０ ５）按照符号在编码区间中的位置和

概率进行分割， 为编码下一个符号做准备． 编码下

一个符号时， 区间进一步缩小为其对应的范围， 再

进行分割， 如此循环， 直到编码完最后一个符号．
从图 １ 可看出， 对符号序列“ＢＡＣＢＣ”进行编码最终

得到的编码区间为［０ ２４０５， ０ ２４５）， 在该区间内

任取一点可作为编码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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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静态 ＴＡＣ 编码过程

　 　 译码时， 根据码字所在区间对应的信源符号来

进行译码， 译码区间的分割与编码相同． 自适应

ＴＡＣ 与静态 ＴＡＣ 唯一的区别是其在编码过程中有

符号概率的更新．

２　 安全算术编码

２． １　 编码理论

从图 １ 中可看出，在整个编码过程中信源符号在

编码区间中的位置均未改变，这使得 ＴＡＣ 不能抵抗

选择性明文攻击［２］ ． 本文提出的 Ｍ－ＳＡＣ 很好地解决

了这个问题． 与 ＴＡＣ 的本质区别在于： 该方案先利用

加密向量改变信源符号在编码区间中的位置， 再用

ＴＡＣ 进行编码， 这样就将数据压缩和加密结合在一

起， 译码时完全依赖于密钥才能正确译码．
加密向量是通过种子生成的与输入符号序列长

度相等的二进制序列，密钥是加密向量中的其中一

位．当密钥为 １ 时，将信源符号在编码区间中的位置

进行循环右移（或左移）； 当密钥为 ０ 时， 位置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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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静态 Ｍ－ＳＡＣ 编码过程

　 　 同样以编码符号序列“ＢＡＣＢＣ”为例． 设信源符

号在编码区间中的初始位置为“ＡＢＣ”， 循环移位的

方向为右移， 加密向量为“０１１０１”．
静态 Ｍ－ＳＡＣ 编码过程见图 ２． 经过加密后， 信

源符号在编码区间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编码结束

时， 得到的编码区间为［０ ３７２ ５， ０ ３７７）， 与图 １
中 ＴＡＣ 得到的编码区间不同， 因此得到的编码码

字也不同． 若想正确译码， 必须知道加密向量， 否

则译码失败．
Ｋ 为加密向量， ｋｉ 为第 ｉ个加密密钥， 在静态模

型下， Ｍ－ＳＡＣ 编 ／译码步骤为：
１） 用种子生成加密向量 Ｋ；
２） 令 ｉ ＝ ０， 初始化信源符号在编 ／译码区间中

的位置， 设置循环移位的方向；
３） 如果 ｋｉ ＝ １， 先将信源符号在编 ／译码区间

中的位置进行循环移位， 再用 ＴＡＣ 进行编 ／译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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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ｋｉ ＝ ０， 直接用 ＴＡＣ 进行编 ／译码；
４） ｉ 增加 １， 更新 ｋｉ；
５） 返回到 ３）， 直到编 ／译码结束．
在自适应模型下， 只需在第 ３、４ 步之间更新信

源符号的概率．
２． ２　 压缩效率

信息论［１５］指出对任何一个独立无记忆信源进

行编码， 编码一个符号所需的平均比特数不低于该

信源的香农熵． 对于三元信源， 设 ｐＡ、ｐＢ 和 ｐＣ 分别

为信源符号“Ａ”、“Ｂ”和“Ｃ”的概率， 则香农熵为

　 Ｈ ＝－ （ｐＡ ｌｏｇ２ｐＡ ＋ ｐＢ ｌｏｇ２ｐＢ ＋ ｐＣ ｌｏｇ２ｐＣ） ． （１）
设 Ｓ ＝ （ ｓ１，ｓ２，…，ｓＮ） 表示长度为Ｎ的符号序列．

根据 ＡＣ 理论， 编码这 Ｎ 个符号需要的比特数为ｌ ＝

－ ｌｏｇ２（ｐ）， 其中 ｐ ＝ ∏
Ｎ

ｉ ＝ １
ｐ（ ｓｉ）， 则

ｌ ＝ － ∑
Ｎ

ｉ ＝ １
ｌｏｇ２ｐ（ ｓｉ） ． （２）

　 　 设编码这 Ｎ 个符号所需的实际比特数超过理论

值的上限为 ε， 于是实际编码每个符号需要的平均比

特数ＨＳ 应满足： ＨＳ ≤［（ε ＋ ｌ） ／ Ｎ］，结合式（２）可得

ＨＳ ≤
ε － ∑

Ｎ

ｉ ＝ １
ｌｏｇ２ｐ（ ｓｉ）

Ｎ
． （３）

　 　 设符号序列中“Ａ”的个数为 ＮＡ， “Ｂ”的个数为

ＮＢ， “Ｃ”的个数为 ＮＣ， 即满足 Ｎ ＝ ＮＡ ＋ ＮＢ ＋ ＮＣ ． 当
Ｎ∞ 时有： ｐＡ ＝ ＮＡ ／ Ｎ， ｐＢ ＝ ＮＢ ／ Ｎ， ｐＣ ＝ ＮＣ ／ Ｎ． 编码

每个符号所需比特数的期望值为

ＨＳ ＝ Ｅ（ＨＳ） ≤
ε － ∑

Ｎ

ｉ ＝ １
Ｅ［ｌｏｇ２ｐ（ ｓｉ）］

Ｎ
． （４）

其中

　 ∑
Ｎ

ｉ ＝ １
Ｅ［ｌｏｇ２ｐ（ ｓｉ）］ ＝ ＮＡ ｌｏｇ２ｐＡ ＋ ＮＢ ｌｏｇ２ｐＢ ＋

ＮＣ ｌｏｇ２ｐＣ ． （５）
式（４） 可化为

　 ＨＳ ≤ ε
Ｎ

－
ＮＡ

Ｎ
ｌｏｇ２ｐＡ ＋

ＮＢ

Ｎ
ｌｏｇ２ｐＢ ＋

ＮＣ

Ｎ
ｌｏｇ２ｐＣ

æ

è
ç

ö

ø
÷ ＝

ε
Ｎ

＋ Ｈ ． （６）

又编码每个符号所需的比特数不小于香农熵，

则ＨＳ 满足

Ｈ ≤ ＨＳ ≤ ε
Ｎ

＋ Ｈ． （７）

所以当 Ｎ → ∞ 时， 有 ｌｉｍ
Ｎ→∞

ＨＳ ＝ Ｈ．

推导可知：当 Ｎ 足够大时，Ｍ－ＳＡＣ 编码一个符

号所需的比特数等于该信源的香农熵， 能获得最优

的压缩效率． 同时， 对比图 １、２ 的编码过程可发现，
最终得到的编码区间不同， 但编码区间的长度是相

等的， 因此 Ｍ－ＳＡＣ 对 ＴＡＣ 的压缩效率没有影响．
２．３　 安全性

Ｍ－ＳＡＣ 利用加密向量改变信源符号在编码区

间中的位置， 使编码区间分割与密钥相关联， 提高

了 ＴＡＣ 对选择性明文攻击的抵抗力． 同时， 编码前

设定的信源符号在编码区间中的初始位置和循环移

位的方向也是一种加密． 因此， 对于密文攻击， 若

不知道信源符号在编码区间中的初始位置、循环移

位的方向和加密向量， 将无法正确译码． 因此 Ｍ－
ＳＡＣ 能有效抵抗密文和选择性明文攻击， 安全性非

常高．

３　 仿真分析

仿真中采用独立无记忆的三符号信源，输入符

号序列的长度为 １０ ０００，信源符号在编码区间中的

初始位置为“ＡＢＣ”， 循环移位的方向为右移．
３．１　 压缩效率

选择 ８ 种信源， 在静态和自适应模型下比较

ＴＡＣ 和Ｍ－ＳＡＣ的压缩效率， 仿真结果见表 ２． 其中

Ｈ为信源的香农熵； Ｅ为熵编码界（编码输入符号序

列所需比特数的下限）， Ｅ ＝ Ｎ × Ｈ ＝ １０ ０００ Ｈ； ＴＡＣ

为用 ＴＡＣ 输出的比特数； ＳＡＣ 为用 Ｍ－ＳＡＣ 输出的

比特数； η 为Ｍ－ＳＡＣ输出的二进制序列中 １ 与 ０ 的

个数比； λ 为 Ｍ－ＳＡＣ 输出序列相对于 ＴＡＣ 输出序

列的变化率．
从表 ２ 中可看出，当信源香农熵和概率模型一

定时，Ｍ－ＳＡＣ 与 ＴＡＣ 输出的比特数相等或相差 １．
这是因为 ＡＣ 具体实现时精度有限， 在编码过程中

改变信源符号在编码区间中的位置， 会导致输出的

比特数与 ＴＡＣ 相比有 １ ｂｉｔ 左右的差值． 由此可得，
Ｍ－ＳＡＣ 对 ＴＡＣ 的压缩效率没有影响． 而文献［４，９］
中提出的安全算术编码方案损失了部分压缩效率，
文献［４］中损失的压缩效率达到 ６％．

同时在两种概率模型下， Ｍ－ＳＡＣ输出的二进制

序列中 １ 与 ０ 的个数比都在 １ 左右， 说明密文中

“１”和“０”的个数相对平衡， 达到了理想的加密效

果． 从 λ 值可知， Ｍ－ＳＡＣ 输出序列相对于 ＴＡＣ 输

出序列的变化率在 ５０％左右， 说明经过加密编码输

出序列变化随机性强， 安全性高．
３． ２　 密钥敏感性

对于二进制密文， 如果改变加密向量中某一位

或某几位， 密文的变化率达到 ５０％， 说明加密向量

敏感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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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ＴＡＣ 与 Ｍ－ＳＡＣ 的压缩效率

Ｈ ／ ｂｉｔ ／ ｓｙｍｂｏｌ Ｅ ／ ｂｉｔ
静态模型

ＴＡＣ ／ ｂｉｔ ＳＡＣ ／ ｂｉｔ η λ ／ ％

自适应模型

ＴＡＣ ／ ｂｉｔ ＳＡＣ ／ ｂｉｔ η λ ／ ％

０． ０９０ ８
０． ３０６ １
０． ５０９ ４
０． ７０３ ９
０． ９０５ ６
１． １０３ ７
１． ３０２ １
１． ５０９ ２

９０８
３ ０６１
５ ０９４
７ ０３９
９ ０５６

１１ ０３７
１３ ０２１
１５ ０９２

９０９
３ ０６２
５ ０９５
７ ０４０
９ ０５８

１１ ０３８
１３ ０２３
１５ ０９３

９０９
３ ０６１
５ ０９５
７ ０４０
９ ０５７

１１ ０３７
１３ ０２２
１５ ０９３

０． ９４２ ３
１． ０６１ ３
１． ００１ ２
１． ０１７ ８
１． ００５ ５
１． ０００ １
０． ９７３ ０
０． ９７７ ３

４９． ７３
４８． ６６
５０． ９３
４９． ３８
５０． ６２
４９． ９８
５０． ７８
５０． ８１

９２６
３ ０７７
５ １０９
７ ０５３
９ ０７０

１１ ０５１
１３ ０３５
１５ １０６

９２６
３ ０７７
５ １０９
７ ０５３
９ ０７０

１１ ０５０
１３ ０３４
１５ １０６

０． ８５２ ０
０． ９３７ ７
１． ０２９ ８
１． ０１２ ８
０． ９８２ ５
１． ０３４ ２
０． ９９０ ２
１． ００４ ３

４７． ５２
５０． ２４
５０． １７
５０． ０６
５０． ２５
４９． ７４
５０． ８２
４９． ８６

　 　 图 ３ 为当信源香农熵为 １ ３０２ １ ｂｉｔ ／ ｓｙｍｂｏｌ 时，
改变加密向量， 在不同种子和概率模型下 Ｍ－ＳＡＣ 得

到的密文的变化率． 可看出， 对于不同的种子和概率

模型， 无论改变多少个加密密钥， 密文的变化率都在

５０％左右， 所以加密向量具有很强的敏感性．
　 　 表 ３ 为在两种概率模型下，当信源的香农熵为

１ ３０２ １ ｂｉｔ ／ ｓｙｍｂｏｌ （ｐＡ ＝ ０ １０５ ０、 ｐＢ ＝ ０ ２９４ ０）时，
解密向量的敏感性． 其中 Ｘ为改变解密密钥的个数，
Ｈ′和 ｅ分别为译码符号序列的香农熵和 ＳＥＲ， ｐ′Ａ 和
ｐ′Ｂ 分别为译码符号序列中“Ａ” 和“Ｂ” 的概率．

种子1静态模型
种子1自适应模型
种子5静态模型
种子5自适应模型
种子10静态模型
种子10自适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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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改变加密向量密文的变化率

表 ３　 解密向量的敏感性

Ｘ
静态模型

ｐ′Ａ ｐ′Ｂ Ｈ′ ／ ｂｉｔ·ｓｙｍｂｏｌ －１ 　 ｅ ／ ％

自适应模型

ｐ′Ａ ｐ′Ｂ Ｈ′ ／ ｂｉｔ·ｓｙｍｂｏｌ －１ 　 ｅ ／ ％
５

１０
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０． １００ ３
０． １０２ ６
０． １００ ８
０． １０８ ７
０． １０１ ２
０． １０３ ３
０． １０７ ７
０． １００ ４
０． １０９ ２

０． ２９２ ２
０． ２９１ ２
０． ２９１ ３
０． ２９１ ３
０． ２８９ １
０． ２９６ ４
０． ２９１ １
０． ２９７ ５
０． ２８３ ４

１． ２８８ ２
１． ２９３ １
１． ２８８ ６
１． ３０８ ５
１． ２８７ ３
１． ３００ ３
１． ２９４ ０
１． ２９４ ０
１． ３０１ ３

５３． ３６
５３． ５１
５３． ８６
５４． ７９
５３． ７９
５４． １３
５３． ６１
５３． ６１
５４． ２２

０． ３２２ １
０． ３１９ ９
０． ３８５ ６
０． ３２７ ７
０． ３６７ １
０． １４９ １
０． ４８４ ９
０． ５７６ ４
０． ２１８ ３

０． ５７１ ９
０． ５６２ ８
０． ５３３ ３
０． ５１６ ０
０． ５１６ ６
０． ６７４ ４
０． １５３ ５
０． ３１４ ６
０． ５７６ １

１． ３３１ ７
１． ３５５ ４
１． ３０７ ７
１． ４３８ ５
１． ３８４ ０
１． ２３４ ３
１． ４５２ ０
１． ３３１ ６
１． ４０６ ９

７８． ９５
７５． ０５
７５． ７１
７１． ９７
７４． ００
６７． ９８
６８． １９
７８． ２８
６８． ０６

　 　 从表 ３ 可看出，在两种概率模型下，改变解密向

量，译码符号序列的 ｐ′Ａ、ｐ′Ｂ 和 Ｈ′ 与输入符号序列

相比都发生了改变，ＳＥＲ 超过 ５０％． 在自适应模型

下， ＳＥＲ 甚至接近 ８０％． 改变解密密钥的个数对

ＳＥＲ 没有太大影响， 说明解密向量敏感性强．
为比较两种概率模型的加密安全性，表 ４ 给出

了在静态模型和自适应模型下，针对不同的信源，运
用错误密钥（与加密向量有 １０ 位不同）解码， 得到

的译码序列的香农熵（Ｈ′） 和 ＳＥＲ（ｅ）， 及译码序列

中符号“Ａ” 和“Ｂ” 的概率 ｐ′Ａ 和 ｐ′Ｂ ． 其中 ｐＡ 和 ｐＢ 分

别为输入序列中符号“Ａ” 和“Ｂ” 的概率．

表 ４　 不同信源的加密安全性

Ｈ ／ ｂｉｔ·ｓｙｍｂｏｌ －１ ｐＡ ｐＢ
静态模型

ｐ′Ａ ｐ′Ｂ Ｈ′ ／ ｂｉｔ·ｓｙｍｂｏｌ －１　 ｅ ／ ％

自适应模型

ｐ′Ａ ｐ′Ｂ Ｈ′ ／ ｂｉｔ·ｓｙｍｂｏｌ －１　 ｅ ／ ％
０． ０９０ ８
０． ３０６ １
０． ５０９ ４
０． ７０３ ９
０． ９０５ ６
１． １０３ ７
１． ３０２ １
１． ５０９ 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 ０４５ ０
０． ０５５ ０
０． １０５ ０
０． ２０５ 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 ０６４ ０
０． １０７ ０
０． １６８ ０
０． ２５６ ０
０． ２９４ ０
０． ３２８ ０

０． ００４ ９
０． ０１４ ８
０． ０２５ ４
０． ０３４ ９
０． ０４３ ４
０． ０５５ ３
０． １０２ ６
０． ２０７ ４

０． ００５ ７
０． ０３１ ６
０． ０６６ ６
０． １０６ ７
０． １６５ ７
０． ２６０ １
０． ２９１ ２
０． ３３０ ８

０． ０９５ ３
０． ３１２ ８
０． ５２１ ３
０． ７０２ ５
０． ８９３ ８
１． １１０ ６
１． ２９３ １
１． ５１３ ４

２． ０４
８． ７１

１６． ４３
２４． ９２
３５． ０６
４５． ９５
５３． ５１
６３． ４９

０． ００５ １
０． ０２３ ５
０． ０６８ ２
０． １０２ ０
０． １４７ ３
０． ２４９ ４
０． ３１９ ９
０． ３９０ ２

０． ９９２ ０
０． ９６５ ０
０． ９０５ ４
０． ８６６ ５
０． ８２０ ０
０． ６９２ ４
０． ５６２ ８
０． ４４１ １

０． ０７４ ０
０． ２５０ ８
０． ５３２ ４
０． ６７２ ２
０． ８０３ １
１． １０５ ６
１． ３５５ ４
１． ４８３ ８

９９． ３０
９６． ４１
９２． ４１
８８． ６３
８４． ７４
７９． ３５
７５． ０５
７２． ７０

　 　 表 ４ 表明在静态模型下译码序列中符号“Ａ”和
“Ｂ”的概率与输入序列中对应符号的概率非常相

近；而在自适应模型下， 译码序列中符号的概率与

输入序列中对应符号的概率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同时， 在静态模型下 ＳＥＲ 随信源熵增加而增大， 但

都小于自适应模型下的 ＳＥＲ． 另外， 自适应模型下

Ｈ′ 的改变程度比在静态模型下更大． 由此可知， 自

适应模型比静态模型加密安全性更高， 更难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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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在自适应模型下符号的概率随编码过程不

断地更新； 而在静态模型下， 符号的概率在编码过

程中一直不变．
　 　 当用错误密钥译码时，与文献［５］中的 ＢＲＡＣ
相比， Ｍ－ＳＡＣ 得到的 ＳＥＲ 更高， 尤其是在自适应

模型下． 故 Ｍ－ＳＡＣ 的加密效果更好， 对密文的抵抗

力更强．
３．３　 明文敏感性

明文敏感性是指改变明文中的某一位或某几

位， 密文的变化情况． 当信源熵为 １ ３０２ １ ｂｉｔ·
ｓｙｍｂｏｌ－１时， 改变明文， 在不同种子和概率模型下

Ｍ－ＳＡＣ 得到的密文的变化率见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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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10自适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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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改变明文密文的变化率

　 　 图 ４ 表明对于不同的种子和概率模型，当改变

明文中 ２ ～ ５０ 个符号时， 密文的变化率在 ４１％ ～
５０％． 也就是说， 明文稍微改变就会引起密文的随

机变化， 说明明文敏感性较强．

４　 结　 论

本文提出基于多元符号的安全算术编码， 将数

据压缩和加密结合在一起． 利用密钥对信源符号在

编码区间中的位置进行循环移位， 改变 ＡＣ 的编码

区间， 进而改变编码码字． 理论分析 Ｍ－ＳＡＣ 的压缩

效率和安全性． 仿真表明， 当利用错误密钥译码时，
在自适应模型下， Ｍ－ＳＡＣ 能得到 ７０％以上的 ＢＥＲ，
比 ＢＲＡＣ 加密效果更好． 同时， Ｍ－ＳＡＣ 对压缩效率

没有影响， 并且具有很强的密钥敏感性和明文敏感

性， 对密文和选择性明文攻击有很强的抵抗力． 讨

论三元符号的安全算术编码， 更高元的安全算术编

码方法与其类似． 随着编码元数的增加， Ｍ－ＳＡＣ 的

安全性会更高， 但其复杂度也会上升． 在实际应用

中， 平衡加密安全性和复杂度， 选择合适的编码元

数． 该方案可应用于对密文攻击抵抗力要求高的系

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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